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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流金 追忆我的上医芳华

那 些 年那 些 年 ，，校 园 的 日 光 灯校 园 的 日 光 灯

1950年末，我进入第八军医

学校学习，毕业后留校担任生理

学科助教。1958年后，我校与江

西医学院合并，不久后我晋升讲

师。1960年夏，学校推荐我报考

研究生。

报名时我当即选定上海第

一医学院生理学专业。上医是

全国有名的重点医学院校之一，

当时拥有 16 名一级教授，居全

国医学院校之首。生理学教研

室的徐丰彦先生就是其中的一

位。当时全国各医学院校本科

生所用教材，大多数都是上医教

授主编的，而生理学教科书的主

编正是徐丰彦。我早就十分敬

仰徐教授。踏进上医这座知名

学府的大门后，我十分幸运地就

读于徐教授门下，愿望得以实

现。

徐教授注重培养学生的独

立思考和创新能力。对学生们

科研工作的立题设计、实施进展

以及论文写作，他始终坚持“放

手不放眼”的原则。他每一两周

都要与学生面谈一次，一一了解

和掌握大家的文献阅读情况、课

题的构思、实验方法的创建、计

划安排、实施情况、存在问题

等。对每个研究生的指导，他都

有明确的针对性，但只给出大的

方向，他鼓励学生要有自己的主

见，大胆探求未知世界。他注重

因材施教，根据每个人的特点，

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教学。例

如，他知道我已任教数年，便免

除我参加教学实践的任务，理论

课学习结束后，让我将全部精力

用于科研。

在我之前，上医生理学专业

已招收过两届研究生。首届于

1956 年入学，第二届于 1959 年

入学。我于 1960 年秋入学，算

是第三届。我们这三届同学，在

数年的朝夕相处中结下深厚友

情，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上互相

关心、互相爱护和互相帮助。例

如我的部分研究内容需要在正

常人体上进行观察，同学们都热

心充当志愿受试者，作为观察对

象随时配合我。我论文中的一

些实验结果，正是从他们身上获

得的。我在设计、制作仪器方面

较为善长，因而也会尽己所能帮

助他们解决问题。

我们生理教研室在徐教授

的带领下，成为一个团结友爱的

集体，多次受到过学院的表彰。

我在这样一个良好的环境中，十

分幸福和快乐地度过将近四年

的时光。教研室大部分成员的

音容笑貌，我至今还记得。让我

印象最深的是林雅谷老师，他在

我离开上医后不久就被调往上

海气功研究所任所长，我课题所

需的气功观察对象，都是他从所

里选送的。林老师温文尔雅的

形象，一直驻留在我的脑海里。

那时的我们精神面貌很好，

有一股不怕艰苦、积极向上的劲

头。基础部的研究生和中青年

教职工，曾组织过一台大型演出

活动，主要节目有话剧《年青的

一代》和大合唱。

话剧《年青的一代》是当时

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全国许多有名的话剧团都演出

过，后来还被拍成了电影。我们

也将它排练出来供全院师生观

赏。为了保证演出质量，姚泰等

请来上海青年话剧团的知名导

演到现场指导。

在剧中我扮演老干部林坚，

姚泰扮演烈士后代林育生，其他

演员还有宋玲玲、左焕琛、魏玉

屏、贾瑞菊、陈子彬等多位校

友。大合唱的队伍，则几乎把基

础部的中青年都组织进来，阵容

相当可观。钢琴伴奏是曹小定

学长，男声和女声领唱是我和药

理室的宋玲玲同学。这次演出，

得到学院各方面的支持，连理发

室的师傅也积极出力。他们得

知我扮演的是老干部时，演出前

还特别细致地为我做好相应的

发型。当晚我们在西院原大饭

厅（当年兼作礼堂之用）正式演

出，座无虚席，赢得了阵阵掌声。

我的毕业论文答辩通过后，

徐教授希望我能留在上医。上

医工作条件优越，导师和教研室

同志都很信任我，我很愿意留下

来。但我也十分不舍江西医学

院关爱我的各级领导以及情同

手足的战友，陷入了双重情感的

夹缝里，最后只好服从双方组织

的协商结果，于次月离沪返赣。

那时提倡艰苦朴素，一切迎

来送往都形式从简，不讲究排

场。离开前，大家为我举行非常

简朴的送别仪式。教研室特地

为我设计了一张精美的纪念卡，

代表了师友们的心意，表达了大

家对我的肯定、鼓励和期待。我

一直珍藏着它，它成为我前进的

动力，数十年来都丝毫没有懈

怠，不敢辜负大家对我的殷切希

望。

离开上医以后，每逢到上海

开会或出差路过上海，我都会挤

时间重返上医看望师友们。我

与上医的感情纽带，相信一直会

维系到我生命终结。

文/刘汉清（上医1960级校友）

学科学科

■ 刘汉清学生卡

■ 1986年，刘汉清（左）与徐丰
彦教授（中）合影 ■ 上医话剧《年青的一代》剧照（左二姚泰，左三左焕琛）

上海的冬天是比较瘆人的，

尤其到了下雨天的晚上，寒冷的

湿气无孔不入。所以，在记忆

中，那个有点斑驳模糊的冬夜，

我们寝室长小诗喊我晚自修与

她结伴去东一号楼的解剖教室，

我的内心是抓狂的。

冬天的夜晚，七点钟已经漆

黑一片。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

人造灯光，我俩撑着伞，在北风

的咆哮中前仰后合，借着昏黄的

路灯，从西苑 16 号宿舍楼出发，

整整走了一刻钟，才抵达东一号

楼。

东 一 号 楼 是 1936 年 建 成

的。老房子层高很高，在晚上显

得格外空旷，也格外清冷，走廊

里人迹杳无，我们的脚步居然有

回响。小诗和我把湿透的伞撑

在走廊里，一前一后走进教室，

先放下书包，掏出小毛巾擦拭淋

湿的裤脚。小诗动作比我快，她

三下五除二擦了擦裤腿，在摇摆

不定的惨白且暗淡的日光灯下，

急不可耐地扯着我走向靠窗的

那张桌子。

这就是我印象最为深刻的

大学生活片段之一。上解剖课

时，我们要去一号楼的解剖教室

实战演习，每四五位同学编为一

个小组，共同解剖一个标本。我

跟小诗同组，她不知从哪儿打听

到解剖教室晚上不锁门，所以晚

自修时迫不及待地拉着我再去

用功。

我们当年上大学时，女生宿

舍清早六点之前就洗漱完毕跑

到教室的大有人在。而且晚自

修到灯光明亮、环境安静的教室

“抢位置”也是必须的，必须在吃

晚饭前就把书包放在心仪的教

室和心仪的座位上。

晚上教室鸦雀无声，每个人

都聚精会神，直至晚上十点，日

光灯熄灭又亮起，提醒同学们即

将熄灯，大家这才意犹未尽地收

拾书包离开。这时，还有同学一

个箭步窜出教室，直奔公共卫生

学院的 8 号楼通宵教室。在那

里，这些狡兔三窟的家伙们老早

就用另一摞书预先抢占了地盘。

一 晃 好 多 年 就 这 么 过 去

了。记忆中，二三十年前的校园

生活是欢愉的，因为年轻，就算

月亮也比现在的大、圆、白。隔

着三十年的岁月回头看，那时候

的每个瞬间都活色生香。

文/程蕾蕾（上医1992级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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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年代的上医西苑16号宿舍

■ 西六号楼外墙的爬山虎


